代际知识转移、面子意识对组织即兴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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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年长与年轻员工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步凸显，组织迫切需要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进行代际知识转移来应对创新机遇与挑战。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以领导和下属的两时点配对样本验证代际知识转移对组织即兴能力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情境探讨面子意识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代际知识转移对组织即兴能力具有正向作用；交互记忆系统在代际知识转移与组织即兴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怕丢面子”的面子意识在代际知识转移与交互记忆系统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组织即兴能力的前置变量研究，并深化了组织学习过程中社会层面的边界作用，有助于减少数字鸿沟并提升创新潜力，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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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Face Consciousness on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al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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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older and younger employees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At this time, organizations urgently need to carry out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in a complex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to cope wi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on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capability is verified by the two-time paired samples of leaders and subordinat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ce consciousness is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inese sit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capability; th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mediates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capability; 'fear of losing face' moderates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eepen the boundary role of the social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which helps to reduce the digital divide, enhance the potential of innova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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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激发生产潜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往往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总生产率[2]，改善优化创新要素组合方式、加快要素组合速度以及提升要素组合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适应力和创造力。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组织内部员工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均呈现多样化特征，这必然导致在创新过程中更多依赖年长员工与年轻员工间的协作。由于使用者的数字技能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横亘在年长与年轻员工间的数字鸿沟，严重阻碍了数字化转型进程，导致组织低效运作，弱化了企业创新驱动。因此，积极发挥年轻与年长员工的协作价值成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创新亟待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因为技术迭代、市场结构调整等因素，面临复杂性、动荡性以及不确定性环境。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环境以及消弭数字鸿沟，从而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高成效，快速实现企业创新突破以建立竞争优势，需要摒弃传统的思维模式并打破陈旧的工作方法，对工作模式加以改革重塑。此时，组织的“即兴发挥”在这一进程中则承担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应对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提升企业创新潜力，被认为是组织获取资源优势和竞争能力的重要策略[3-4]。“即兴”（Improvisation）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爵士乐演奏，是指未经事先约定、没有事先规划的行动[5]，其虽然强调快速行动，但并非呈现临时性和偶然性特征，而是被整体和有意识地概念化的能力[6]。换言之，即兴能力并非自发产生，而是通过打破原有知识体系，消除过时或错误的知识，从而打造新的核心能力的过程[7]，在此过程中，通过利用内外部资源融合实现创新，这意味着即兴能力的生成和培育与新知识的收集获取密切相关[8]。由此，代际知识转移成为即兴能力培养的关键途径，但是现有文献尚未揭示代际知识转移对即兴能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因此，本文探讨代际知识转移影响即兴能力形成的机制过程，从而为组织即兴能力的塑造提供理论支撑，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整合内部资源、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并破解数字鸿沟难题提供有效的思路。
进一步地，代际差异的员工具有异质性专长，能够促使企业内部专业知识互补，并迅速建立角色结构，促进成员间的协调互动与任务适配，而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和跨边界合作会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因此，本研究将交互记忆系统作为代际知识转移影响即兴能力的重要切入点，交互记忆系统是解释团队知识处理的重要机制，其本质是团队成员之间共享和整合专长的过程[9]，在此过程中，年长员工的数字熟悉度得以增强，年轻员工的数字能力得以提升，可以更有效地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价值最大化。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进程不仅受限于组织、人才和资金等有形因素，同样深受中国文化浸染[10]。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面子意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人际行为的重要内涵[11]。诚然，面子作为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基本愿望和诉求，是出于能力得以尊重的需要[12]，与知识转移密切相关[13]。立足于中国情境，本研究将面子意识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厘清代际知识转移对组织即兴能力发生作用的边界。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借鉴组织学习理论，运用领导-下属两时点配对数据，实证分析代际知识转移对即兴能力的作用机制，以及交互记忆系统的中介效应和面子意识的调节效应，力求厘清数字化转型痛点难点，打造适配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的内部机制，从而建立新的竞争优势，抵御创新风险，为企业等商业组织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2.1 代际知识转移与即兴能力
VUCA时代下，各类组织均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和成长困境，需要进行持续的管理迭代创新与转型升级，并重塑员工知识分享和转移的方式，尤其是发生在较大年龄差员工间的代际知识转移，而企业推行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使这种内外环境差异复杂化，从根本上改变知识的产生、扩散以及应用[14]。因此，无论是向上或向下代际知识转移，年长员工与年轻员工既充当知识分享方，又成为知识接收方，均有效地促进知识的获取和应用，从而提升数字化人力资源水平，减少数字鸿沟并促进企业创新。组织学习理论为这一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组织学习的核心是组织成员的集体学习[15]，并强调不断调整学习模式和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16]。
一方面，传统的认知模式容易忽略或误判外来知识的潜在价值，从而延误创新活动。而通过向上代际知识转移，即知识从年轻员工向年长员工通路转移，年长员工知识储备得以扩充，突破组织数字化认知边界，实现知识更迭以避免认知惯性和陷入“能力陷阱”，并通过培养即兴能力适时地调整组织行动方案，组织陈旧的思维方式得以摒弃，激活组织的创新活力。与此同时，年轻员工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内部人身份认知，并将年长员工与所在组织视为命运共同体，进而产生更多组织变革理念，有利于即兴能力的培养。基于此，组织内部会逐步形成快速反应和行动超前的文化氛围[17]，有利于营造出更为宽松的数字化创新环境，最大程度消除年长员工的技术恐慌并减少创新退缩行为，促进企业完成即兴能力所需要的技术转化，构建年长与年轻员工间数字信任关系，从而有助于消弭数字鸿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数字化整体能力，达到预期的数字化转型效果，进而提升创新的效率和质量。
另一方面，年长员工工作时间长，对于工作领域既定的理论与流程更为熟悉，其将原有知识引入向下代际知识转移的过程中，深化对知识体系的认知与理解，更有利于组织及时应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革[18]，促进即兴能力的有效发挥，为突破创新迟滞困境提供新思路。同时，通过向下代际知识转移，年长员工工作积极性得以激发，增强工作主动行为并强化工作重塑，而年轻员工作为创新的主体，对转移来的知识进行理解与吸收的同时，会进一步将知识整合重组，进而形成知识存量，为即兴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在此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组织成员间的非线性互动，获得解决问题的新方案，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最大程度发挥年长与年轻员工的价值，缓解年长与年轻员工之间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员工创新意愿和即兴能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代际知识转移对组织即兴能力具有正向作用。
2.2 交互记忆系统的中介作用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组织学习过程中，无论是个人亦或团体层面，学习经验均被转移到组织发展的过程和结构之中[19]，进而影响组织后续决策。交互记忆正强调了群体成员个体记忆系统中组织化的知识存储和交互过程[20]。基于此，学者进一步提出交互记忆系统概念，用于解释成员如何通过对知识进行编码、存储和检索而形成重要信息的集体记忆[20]。一般来说，力求弥合数字鸿沟以实现数字化转型高成效发展，企业需要缩减组织内部年长员工与年轻员工间数字化意识差异方面的差距，进行共同学习和知识共建以构建交互记忆系统[21]，而代际知识转移则诠释了彼此吸收、利用及再创造知识的双向动态过程。
首先，专业知识互补和共同理解促进了交互记忆系统的构建，代际知识转移为整合年长与年轻员工的异质性知识提供机会，双方通过探知和理解彼此的知识分布，实现了内部知识领域分布的集体性知晓[22]，促进组织认知图示的构建与发展，建立知识储存库与信息知识网络，从而促进知识累积，为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提供智力支持，也为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提供基础条件，使得企业能够建立独特与前沿的竞争优势。此外，在代际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年长与年轻员工的密切协作会随着彼此交流互动的发展而提升，团队内部的频繁沟通会促进彼此间的认知信任，促进交互记忆系统的有效形成，满足企业所需的资源储备，削减数字鸿沟中获取差异，促进彼此想法的碰撞，推进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活动。
进一步，交互记忆系统对组织即兴能力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可以促使团队成员在安全和信任的环境下信息共享以实现年长与年轻员工间协同，同时帮助团队成员在不断试错中激发团队成员的创新意识[23]，确保团队成员对新理念、新信息和新方法的敏锐度[22]，进而激发组织的即兴能力[24]。另一方面，促发年长与年轻员工发展专长，信任并依赖彼此的专业知识，并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对知识加以整合[25]，为差异化员工提供知识搜寻的框架体系，为企业提供丰富的创新资源，并通过知识的有效传递与应用，保证组织内部信息通畅，有效减轻对陌生领域的认知负荷，降低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反应钝化，保持活跃的创新思维和意识。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组织及时判断信息中蕴藏的机会与威胁，并积极响应外界动态变化，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即兴能力，从而超前行动抢占先机，推进数字化转型进展。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交互记忆系统在代际知识转移与组织即兴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3 面子意识的调节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受到人才因素影响，同样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随着组织学习理论的发展，社会维度逐渐得以关注[26]，尤其是文化因素在组织学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者们意识到缺乏对社会因素的关注势必会削弱组织学习的有效性[27]。而面子意识作为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社会心理建构，其实质是个体关注自我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根源于个体对赞许的需要[28]，分为“怕丢面子”与“想挣面子”两个维度[29]。其中，“怕丢面子”反映了个体对丢掉面子的避免，“想挣面子”则体现个体对获得面子的渴望[30]，两者皆出于对身份、地位与威望损失的担忧或获得的渴望。
本研究将“面子意识”这一重要的文化因素纳入代际知识转移的组织学习过程之中，能够有效应对这一不足。一方面，由于年长员工担忧暴露出与自身社会身份和地位不相匹配的能力缺陷，认为向上代际知识转移有丢失面子的风险，便会减少或回避学习行为，从而导致年长员工难以更新认知图式，完成工作呈现低效特征，严重阻碍交互记忆系统形成和创新行为的产生。与此同时，年轻员工出于“怕丢面子”的心理，会规避主动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会自发约束代际知识转移过程中接受知识的行为，使得年轻员工的学习意愿进一步降低，负向影响反馈寻求活动，促使个体与环境脱离[31]，降低团队内部信任并激化矛盾，不利于交互记忆系统有效性的实现。
另一方面，在“想挣面子”意识的影响下，个体会通过主动的角色外行为塑造良好形象。因此，在向下代际知识转移中，年长个体为满足自身对社会认可的心理需求，会增加自身的知识与能力的展示以挣取面子[30]。与此同时，年轻员工受“想挣面子”影响，会为了获取更高层次的机会和平台从而提升知识共享意愿，并积极参与向上代际知识转移，通过对自身知识的整序与存储，有目的地输送给年长员工，提升组织知识整合水平，有利于组织内部认知的更新与构建，进一步促进交互记忆系统的发展。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面子意识调节代际知识转移与交互记忆系统之间的关系。
H3a：“想挣面子”正向调节代际知识转移与交互记忆系统之间的关系。
H3b：“怕丢面子”负向调节代际知识转移与交互记忆系统之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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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委托调研公司发放调查问卷。为避免同源方差，本文采用纵向配对问卷的调查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确定参与问卷回收的样本，随后依次对领导与下属进行配对编号。问卷发放过程分为两个时间节点进行，首次调查先向下属发放测量人口统计学变量、代际知识转移、面子意识的问卷，同时，向领导发放测量人口统计学变量问卷。6个月后再次向下属发放交互记忆系统问卷，向领导发放即兴能力问卷。首次共发放配对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配对问卷277份，有效回收率79.1%，第二次向277名下属及其领导发放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配对问卷198份，有效回收率71.5%。其中，领导共计41名，下属共计198名，平均约为1名领导与5名下属配对，最终样本中，男性占比更高为55.56%，年龄以20-40岁最为集中，共占样本的68.18%，学历以本科为主，共占样本的43.43%，从业年限3-5年居多占比31.82%，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变量测量均采用国内外文献已使用过的成熟量表，采用李克特式七级量表衡量，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数字1表示“完全不同意”，数字7表示“完全同意”。
代际知识转移。借鉴汪长玉与左美云的研究[32]，代际知识转移题项包括“我会频繁地转移我的工作经验或诀窍给年轻（年长）同事”等，共10个题项，其中向下代际知识转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93，向上代际知识转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53。
交互记忆系统。根据Lewis所开发的量表[25]，交互记忆系统题项包括“成员具有的专门知识都是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等，共15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为0.926。
面子意识。参考Zhang等开发的量表[29]，面子意识区分为想挣面子与怕丢面子两个维度，想挣面子题项包括“对我来说，别人对我的夸奖和称赞是很重要的”等，怕丢面子题项包括“当谈及我的缺陷时，我总希望转移话题”等，总计11个题项，其中想挣面子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40，怕丢面子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3。
组织即兴能力。借鉴马鸿佳等的研究[6]，即兴能力题项包括“组织能够当场处理不曾预料到的事情”等，共包括10个题项，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
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员工性别、学历、年龄以及从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加以处理。
4  研究结果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检验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本研究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由表1可知，与其它因子模型相比，五因子模型拟合度更高。因此，五因子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CFI
	TLI

	五因子模型（IKT、TMS、MG、ML、IC)
	2 583.056
	979
	2.638
	0.091
	0.818
	0.808

	四因子模型（IKT、TMS、MG＋ML、IC)
	3 218.206
	983
	3.274
	0.107
	0.746
	0.733

	三因子模型（IKT、TMS＋MG＋ML、IC)
	3 836.254
	986
	3.891
	0.121
	0.677
	0.660

	二因子模型（IKT＋TMS＋MG＋ML、IC)
	7 211.143
	988
	7.299
	0.179
	0.294
	0.260

	单因子模型（IKT＋TMS＋MG＋ML＋IC)
	7 962.318
	989
	8.051
	0.189
	0.209
	0.172


注：IKT表示代际知识转移；TMS表示交互记忆系统；MG表示“想挣面子”；ML表示“怕丢面子”；IC表示组织即兴能力。
4.2 描述性统计
表2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性结果。分析发现，代际知识转移与交互记忆系统、怕丢面子、即兴能力均显著正相关，交互记忆系统与想挣面子、怕丢面子显著正相关，想挣面子与怕丢面子显著正相关，这为研究所提的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
表2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代际知识转移
	4.106
	1.062
	1
	
	
	

	2.交互记忆系统
	4.905
	0.991
	0.340***
	1
	
	

	3.想挣面子
	4.967
	1.177
	0.113
	0.397***
	1
	

	4.怕丢面子
	5.073
	1.007
	0.203**
	0.518***
	0.374***
	1

	5.组织即兴能力
	4.172
	0.929
	0.745***
	0.165*
	0.075
	0.097


注:*、**、***分别代表p＜0.05、p＜0.01、p＜0.001。
4.3 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SPSS27.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2考察代际知识转移与即兴能力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代际知识转移正向影响即兴能力，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3和模型4将中介变量以及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所得结果验证假设2。进一步检验想挣面子和怕丢面子的调节效应，模型6表明代际知识转移与想挣面子的交互项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表明想挣面子不具有调节作用，即假设3a不成立；模型8表明代际知识转移与怕丢面子的交互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怕丢面子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假设3b得到支持，调节效应如图2所示。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组织即兴能力
	交互记忆系统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性别
	-0.129
	0.036
	0.016
	-0.229
	-0.208
	-0.207
	-0.202
	-0.189

	学历
	-0.034
	0.037
	0.049
	0.140
	0.096
	0.102
	0.063
	0.052

	年龄
	-0.023
	0.065
	0.049
	-0.183
	-0.179
	-0.187
	-0.137
	-0.125

	从业年限
	0.244*
	0.004
	0.006
	0.019
	0.070
	0.076
	0.007
	0.003

	代际知识转移
	
	0.648***
	0.678***
	0.344***
	0.292***
	0.297***
	0.251***
	0.244***

	交互记忆系统
	
	
	-0.088
	
	
	
	
	

	想挣面子
	
	
	
	
	0.273***
	0.280***
	
	

	怕丢面子
	
	
	
	
	
	
	0.425***
	0.380***

	代际知识转移×想挣面子
	
	
	
	
	
	0.025
	
	

	代际知识转移×怕丢面子
	
	
	
	
	
	
	
	-0.176**

	R2
	0.065
	0.561
	0.568
	0.194
	0.293
	0.294
	0.365
	0.400

	F
	3.345*
	49.01***
	41.81***
	9.266***
	13.17***
	11.29***
	18.32***
	18.09***


注:*、**、***分别代表p＜0.05、p＜0.01、p＜0.001。

图2 “怕丢面子”在代际知识转移与交互记忆系统之间的调节效应图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bookmark: _Hlk134365539]为减少年长员工与年轻员工间的数字鸿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水平，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解释代际知识转移对即兴能力的影响机理，得到以下结论：（1）代际知识转移对组织即兴能力具有正向影响；（2）交互记忆系统在代际知识转移与组织即兴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怕丢面子”的面子意识在代际知识转移与交互记忆系统间起到调节作用。
5.2 理论贡献
首先，研究关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组织即兴这一重要能力的前置影响因素代际知识转移，虽然以往研究强调组织代际知识转移的重要性，但鲜少有研究探讨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是缺乏组织中代际知识转移对即兴能力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丰富了代际知识转移的相关理论研究。其次，拓展代际知识转移与组织即兴能力之间的内在机制，研究关注交互记忆系统发挥的中介作用，对组织即兴能力构念提供更为透彻的理解。最后，深化组织学习过程中社会因素的研究，既有研究停留在组织即兴能力形成的理性方面，本研究观测植根于中国情境的传统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为代际知识转移影响组织即兴能力的内在过程提供解释，印证了组织学习理论中社会文化层面的关键作用。
5.3 实践启示
首先，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组织内部的代际知识转移。管理者应该通过加强团队建设，构建畅通的沟通机制，削减因代际差异和冲突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涉及年长与年轻员工代际差异显著的跨代际企业等，规避数字鸿沟的消极影响，获取最新的数字技术趋势和创新思维，从而激发内部创新意识并提升组织绩效。其次，企业在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理应促进交互记忆系统的构建，这就要求组织应优化内部知识结构，使得成员间彼此熟悉与信任，形成协同发展的局面，从而为交互记忆系统的构建创造条件，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最后，企业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正视个体面子意识的关键作用。组织应充分发挥社会因素作用，提供纵向与横向的互动机会，最大程度减轻代际知识转移行为的负担以减少员工“怕丢面子”的消极影响，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

参考文献：
[1] [bookmark: _Ref149240984]朱永明,牛蓝霄,李婧.中国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提升路径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23,43(06):144-154.
[2] [bookmark: _Ref5668]BAUER A, LASHKARI 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returns to scale[R]. Technical Report, Boston College, working paper, 2018.
[3] [bookmark: _Ref6063]WITELL L,GEBAUER H,JAAKKOLA E, et al. A bricolage perspective on service innova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7, 79: 290-298.
[4] [bookmark: _Ref6108]王琳，陈志军.价值共创如何影响创新型企业的即兴能力？——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11):96-110+131+111.
[5] [bookmark: _Ref6380]WEICK K E.Introductory essay:improvisation as a mindset for organizational analysi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8,9(5):543-555.
[6] [bookmark: _Ref6406]马鸿佳，宋春华，葛宝山.动态能力、即兴能力与竞争优势关系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37(11):25-37.
[7] [bookmark: _Ref6432]芮正云，马喜芳.反思性知识重构、企业即兴能力及其创新效应[J].科研管理,2022,43(09):176-184.
[8] [bookmark: _Ref6464]VERA D,NEMANICH L,VÉLEZ-CASTRILLÓN S,et al. Knowledge-based and contextu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D teams’ improvisation capability [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6,42(7):1874-1903.
[9] [bookmark: _Ref6513]王端旭，薛会娟.交互记忆系统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为中介[J].科研管理,2013,34(06):106-114.
[10] [bookmark: _Ref6575]刘淑春,林洲钰,林汉川.融合还是排斥：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J/OL].外国经济与管理:1-19.
[11] [bookmark: _Ref6595]金耀基.“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J].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06(01):48-64.
[12] [bookmark: _Ref6618]施卓敏，郑婉怡.面子文化中消费者生态产品偏好的眼动研究[J].管理世界,2017(09):129-140+169.
[13] [bookmark: _Ref6637]金辉，段光，李辉.面子、人情与知识共享意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知识隐性程度的调节效应[J].管理评论,2019,31(05):147-162.
[14] [bookmark: _Ref6909]陈凯华,冯泽,孙茜.创新大数据、创新治理效能和数字化转型[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0,32(06):1-12.
[15] [bookmark: _Ref6938][bookmark: _Hlk151480923]YUKL G.Lead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research[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9,20(1):49-53.
[16] [bookmark: _Ref6961]ZANGWILL W I,KANTOR P B.Toward a theory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the learning curve[J].Management Science,1998,44(7):910-920.
[17] [bookmark: _Ref7408]孙伟,侯锡林.创业导向、即兴能力与新创企业成长[J].华东经济管理,2021,35(01):8-15.
[18] [bookmark: _Ref7464]吕潮林,彭灿,杨红.双元学习、即兴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管理者关系的调节作用[J].当代经济管理,2021,43(9):40-49.
[19] [bookmark: _Ref7506]HEDBERG B.How organizations learn and unlearn[J].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Design,1981(1):3-27.
[20] [bookmark: _Ref7539]WEGNER D M,GIULIANO T,HERTEL P T.Cognitive interdependen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J].Compatible and Incompatible Relationships, 1985:253-276.
[21] [bookmark: _Ref7624]LEWIS K.Knowledge and performance in knowledge-worker team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J].Management Science,2004,50(11):1519-1533.
[22] [bookmark: _Ref7676]孙美佳，李新建.群体交互记忆系统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34(10):30-38.
[23] [bookmark: _Ref7745]栾茗乔，郝旭光，张士玉.子群感知、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创新能力的关系——基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多工作团队实证[J].技术经济,2019,38(8):1-9+24. 
[24] [bookmark: _Ref7803]LEWIS K,LANGE D,GILLIS L.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learning, and learning transfer[J].Organization Science,2005,16(6):581-598.
[25] [bookmark: _Ref7846]LEWIS K.Measuring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in the field: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88(4):587-604.
[26] [bookmark: _Ref7924]BERENDS H,BOERSMA K,WEGGEMAN M.The structu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Human Relations,2003,56(9):1035-1056.
[27] [bookmark: _Ref7954]DAVENPORT T H,DE LONG D W,BEERS M C.Successful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jects[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98,39(2):43-57.
[28] [bookmark: _Ref7986]王国保.面子意识与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组织沟通氛围为调节变量[J].科技管理研究,2014,34(17):96-101.
[29] [bookmark: _Ref8055]ZHANG X,CAO Q,GRIGORIOU N.Consciousness of social face: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measuring desire to gain face versus fear of losing face[J].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11,151(2):129-149.
[30] [bookmark: _Ref8091]戴万亮，路文玲，姚亚男，等.面子意识、建设性争辩与团队成员创造力——团队信任的跨层次调节作用[J].管理评论,2022,34(7):139-149.
[31] [bookmark: _Ref8146]张颖，杨付.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本土化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8,26(6):1121-1130.
[32] [bookmark: _Ref8323]汪长玉，左美云.“印记感”、形象期望及人生发展阶段对员工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J].管理评论,2018,30(04):169-179.



作者简介：姜诗尧（1992-），通信作者，男，黑龙江牡丹江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与创业管理、数字化转型；杨航（1999-），女，黑龙江鸡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高润丰（1998-），男，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化转型。


怕丢面子意识高	低代际知识转移	高代际知识转移	4.0949	4.9741999999999997	怕丢面子意识低	低代际知识转移	高代际知识转移	5.3258000000000001	5.3909000000000002	
交互记忆系统







代际知识转移、面子意识对组织即兴能力的影响


 


姜诗尧


1


，杨


 


航，高润丰


 


（


兰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


 


摘要


：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年长与年轻员工之间


的数字鸿沟逐步凸显，


组织迫切


需要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进行代际知识转移来应对


创新


机遇与挑战。基于组织学习理


论，


以领导和下属的两时点配对样本验证


代际知识转移对组织即兴能力的影响机制并


结合中国情境探讨面子意识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代际知识转移对组织即兴能力具有


正向作用；交互记忆系统在代际知识转移与组织即兴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怕丢面


子”的面子意识在代际知识转移与交互记忆系统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丰富


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组织即兴能力的前置变量研究，并深化了组织学习过程中社会层


面的边界作用，


有助于减少数字鸿沟


并


提升创新潜力，


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题。


 


关键词


：


数字鸿沟；代际知识转移；组织即兴能力；交互记忆系统；面子意识；组织学


习理论


 


中图分类号


：


F


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Face 


C


onsciousness on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al Capability


 


Jiang Shiyao


1


£¬


Yang Hang


£¬


Gao 


Runfeng


 


(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


hina


)


 


Abstract:


 


Wit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older and younger 


employees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


 


At this time, organizations urgently need to carry out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in a complex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to cope wi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


l 


knowledge transfer on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capability is verified by the two


-


time paired samples 


of leaders and subordinat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ce consciousness is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inese sit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capability


;


 


t


h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mediates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capability; 'fear of losing face' 


moderates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eepen the boundary role of the social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which helps to re


duce the digital d


ivide, 


enhance the potential of innova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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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知识转移、面子意识对组织即兴能力的影响   姜诗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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